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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友情怀

8年前 ， 我从 《石景山报 》
编辑部调到新闻科， 当时科里共
有四个人， 我年过半百， 其他同
志都是二三十岁。 科长黄丽君快
人快语： “您是大人我们都是孩
子， 俗话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
您就帮我们坐镇、 把把关， 跑腿
儿的事归我们年轻人 。” 从此 ，
我们开始了愉快的合作， 直至3
年前她调任街道办事处副主任。
在此期间， 大家相处融洽、 配合
默契， 新闻科形成了团结协作的
良好氛围。

性格开朗、 热情健谈的黄丽
君， 在开展与新闻媒体的通联工
作中得心应手。 通过电话加强联
络， 及时沟通新闻线索， 邀请记
者前来采访， 开着 “桑塔纳” 迎
来送往， 很快她就和新华社、 北
京日报等十几家媒体的记者打成
一片。 遇有大事小情找她帮忙，
只要力所能及， 她都会当成自己
的事去办， 颇有几分 “大姐大”
的范儿。 因此， 混熟了的记者们
不论男女， 不分大小， 对黄丽君
官称 “黄姐”。

俗话说， 人心换人心。 遇有
区里的重大新闻， “黄姐” 的一
圈儿电话打完， 媒体的兄弟姐妹
都会按时赶到， 新闻报道效果好
的超乎想象 。 在宣传部 ， “黄
姐” 说话也比较好使， 因为她以
诚相待、 热情似火， 没成家的她
牵线搭桥找对象， 要结婚的她送
个红包添喜气， 抱上娃娃的买个

玩具表心意。
从上军医大算起， 有十几年

军龄的黄丽君， 在部队中养成了
雷厉风行 、 吃苦耐劳的优良作
风。 在处理突发事件的新闻应急
工作中， 别看她是女同志， 只要
接到区应急办的通知， 不管是数
九隆冬、 盛夏酷暑， 还是周末假
期、 凌晨夜晚， 她都会在第一时
间， 从办公室或往返十多公里远
的家里， 赶往突发事件现场， 了
解情况、 分析原因、 接待各媒体
的新闻热线记者， 这工作她干了
好几年， 直到走上新的岗位。

10年前转业到区委宣传部 ，
已是副营职主治医师的黄丽君从
头干起， 在办公室做内勤。 隔行
如隔山， 行政事务繁杂琐碎， 到
了年终， 财务收支、 文件清理、
党报党刊发行……更是忙得不可
开交。 当过兵的她迎难而上， 凭
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头儿， 虚心求
教、 努力钻研， 很快适应了新的
工作环境， 从热情为官兵解除病
痛的女军医， 转型为行政机关工
作的多面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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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从部队转业回到老家
后， 曾经在县城的印刷厂工作过
一段时间。

父亲自年轻时就爱好书法 ，
他利用工休时间潜心研究清代散
文家、 书法家张裕钊书法， 经过
多年的刻苦练习， 父亲的楷书和
美术字写得很漂亮。 上世纪八十
年代， 县里每年都要举办一次地
方产品展销会， 全会场的产品介
绍展示牌都需用人工书写， 任务
艰巨繁琐， 需要的人手很多， 县
政府就从全县的企事业单位抽调
书法爱好者， 召集到县招待所集
体 “攻关” 两三个月， 而每次都
会通知到父亲。

当时， 我还在念高中， 周日
时我会跑到父亲他们工作的地

方， 安静地呆在父亲身边， 看他
写字。 这些人当中， 数父亲的岁
数最大， 大家都尊敬地称父亲为
“老师”。 父亲也不负众望， 他带
领着大家一起张罗， 认真指导年
轻人做好美术字笔画处理， 把自
己的经验毫无保留地与大家分
享。 从布置展览， 组织开幕式到
撤展， 他都亲自过手， 确保了展
销会次次圆满成功。 当时， 被抽
调来的这些书法爱好者， 多数是
企业生产一线的职工， 搞展会时
每天加班加点地辛苦工作， 并没
有额外的工资， 但他们没有一个
人抱怨， 相反的， 他们都把展会
看成是极好的学习机会。 通过一
次次的产品展销会， 父亲和这些
书法新秀的书法功底更加深厚，

积极推动了全县书法工作的蓬勃
发展。

每一次地方产品展销会结束
后， 父亲和他的 “学员” 们都会
合影留念。 这张照片是他们最后
一次合影， 因为从那以后， 展销

会的展牌不再人工书写， 都是用
电脑打的字了。

岁月荏苒， 时光如梭。 二十
多年过去了 ， 他们那种顽强坚
韧、 无私奉献的时代精神依然时
时激励着我奋力前行。

■图片故事

父亲和他的“学员”们

■青春岁月

一顶军帽和一个军挎， 那可
是我少女时代的最爱。

记得我的第一顶军帽， 是当
兵的哥哥送给我的， 当时我正在
一个山村里插队。 那天， 当我戴
着军帽回到知青点时， 不知不觉
的身后的男女伙伴跟了一串， 无
论到哪儿， 我都觉得很风光。 不
久， 当我和同伴进城后走在大街
上时， 突然觉得有股冷风吹来，
不由得回头一看， 有个黑影突然

向我扑来， 当我省悟过来时， 才
发现我的军帽不翼而飞了。 没想
到就在我伤心的哭的时候， 我们
知青点的一个男知青气喘吁吁地
跑了过来说： “给你军帽， 我给
你抢回来了。” 我一看他的脸上
青一块紫一块的 ， 手上还流着
血， 当场就忍痛割爱地把那顶军
帽送给他。 当时那位男知青激动
得都流泪了 ， 不停地念叨着 ：
“这下可满足他的心愿了……”

后来我才知道， 原来他是为了满
足一个得了绝症的知青的心愿。
再后来， 那位男知青就把他的一
个心爱的军挎送给我， 当我毎天
挎着那个崭新的军挎出入在我们
知青点时， 竟然成了男女知青最
眼馋的一道美景。

从知青点进入工厂后， 当时
在姑娘中最时兴的择偶标准是：
“一兵、 二干、 三工人。” 如果要
是能找上个穿四个兜的军人， 那

就更是一种身份和荣耀。 有一年
厂里进行基干民兵军事训练时，
我们女民兵连的年轻教官， 是从
县武装部请来的一位穿四个兜的
现役军人。 在一开始的军姿训练
时， 只要是教官喊一声 “立正”，
训练场上的姑娘们， 那齐刷刷的
目光， 火一样在年轻教官的脸上
聚焦； 到射击训练时， 不少姑娘
又都争着让教官手把手地教她，
曾多次弄得教官不好意地下不来
台。 武装部长发现后， 就向大伙
透露了年轻教官的内幕： “我说
姑娘们呀， 你们就别打人家刘教
官的主意了， 人家早已经是孩他
爸了。” 顿时让满腔热血的姑娘
们， 换来了一盆冰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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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历六月六， 在我们这里是
个节， 叫半年节， 不少人家要放
鞭炮、 烧纸。 不过， 过六月六的
重头戏， 要数吃羊肉了， 几乎家
家户户都吃， 因为在这里有 “六
月六 ， 吃羊肉 ” 的习俗 。 有一
年， 我们家却吃了一回野兔肉，
别有一番风味。

半年节前一天， 我和哥哥跟
爷爷来到一片山坡。 一排排梯田
建在山坡上， 其中一块是我家的
责任田 ， 我们仨人来翻地瓜秧
子。 我和哥哥每人各持一根长木
杆子， 把地瓜的枝蔓从主根的一
侧翻到另一侧去， 爷爷跟在我们
的后面用锄头锄草。 我们正干得
热火朝天， 突然一只野兔闯了过
来 ， 我大喊一声 ： “野兔子 ！”
哥哥急忙弯腰捡起一块石头， 用
力掷向野兔。 野兔慌不择路， 就
窜进了梯田下面用来排水的隧
道。 哥哥对我高喊： “弟弟， 你
从上头钻， 我从下头钻， 咱们来
堵这只兔子。”

我和哥哥猫着腰， 分别从两
头钻进了隧道。 我们低着头， 双
膝触地， 向前爬着。 野兔看见哥
哥堵截它， 就掉头跑来， 我双手
一挡， 野兔又掉头跑去。 哥哥果
断地伸出右手， 紧紧地按住了野
兔的脑袋， 然后死死地攥住野兔
的耳朵， 把它拉出了隧道。

到了隧道口， 爷爷接过哥哥
手中的野兔， 左右开弓， 用手背
连砍数掌， 野兔便断气了。

回到家 ， 爷爷剥去野兔的
皮， 掏出内脏， 拾掇干净。 母亲
说： “明天就过半年节了， 先把
兔肉浸在凉水里 ， 去去土腥子
气， 明天弄了吃吧。”

第二天， 母亲剁好兔肉， 下
锅。 不一会儿， 锅里就钻出诱人
的香气。 兔肉终于出锅了， 我和
哥哥迫不及待地下起了 “两双半
（方言， 就是不使用筷子， 而直
接用手取食 ）”。 野兔肉吃在嘴
里， 味道鲜美， 满口生香。 一家
人围坐在桌旁， 津津有味地啃着
兔肉， 显得其乐融融。

这个半年节过得好特别、 好
开心， 至今我还记忆犹新， 念念
不忘， 仿佛就发生在昨天。 平时
日子过得就像白开水， 突然加了
些糖， 让人增添了意外惊喜， 生
活也就变得有滋有味起来。

■家庭相册

黄 姐

右1为作者的哥哥， 右2为作者

别样的半年节

军帽军挎军时代


